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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悉 而 亲 切 的 安 康
刘元举

我从来没有去过安康， 但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触到
安康。 准确说是因为来自安康的一位业余作者的不断投稿，
让我在沈阳大帅府二楼的编辑部， 那间散发着腐霉气味陈
旧的大房间里，对安康这座城市的气脉，有了丝丝缕缕的感
觉。 尽管当时我还不曾知晓“万年丰乐，安宁康泰”的缘由。
我想说的是，你与一座城市某个人有了联系，便对他所居住
的城市有了接触。 从熟悉一个人开始，去熟悉一个城市；抑
或从熟悉一个城市开始，去熟悉一个人，似乎也都说得通。

当时，我被辽宁省委视作特殊人才，破例从辽南一座小
镇调之辽宁作协，在《鸭绿江》文学月刊社小说组任编辑。 那
是文学爆炸的年代，每天差不多有七麻袋的自然来稿，成摞
分发摆放在我们小说组五位编辑的案头。 在办公桌上那两
摞砖垛般的稿件中，我读到一篇来自大巴山深处，安康一个
叫毛坝关铁路小站的来稿。 那篇稿子字迹十分工整，刀刻般
写在绿格稿纸上，几十页翻过，竟然没有一处涂抹，凡是写
错的地方，均用剪刀剪下来的空格粘上，再做修改，仿佛打
上了顺眼的补丁。 或许正是这种工整的缝补打动了我，我附
上一封手写的退稿信，而非夹上铅印的退稿信。 我给作者退
回去不久，又接到他第二次投稿。 看完后，我又详细写了修
改意见，一来二回，终于改到发表水平，刊登在 1988 年第 1
期《鸭绿江》文学月刊上，题目《流星》，作者：杜光辉。

毛坝关是属于襄渝铁路线上安康境内的一个籍籍无名
的小站，多年后杜光辉在微信上发来一张照片：一座低矮的
水泥着面灰色小楼，坐落在巍峨大山脚下，铁轨旁边立着一
块灰白色的标志性的牌子，上方是三个醒目大字：毛坝关。
往下边看，箭头所示方向，左边是高滩，右边箭头所示：麻
柳。 这块牌子跟我家乡的“普兰店”站台上的牌子，一模一
样。 而我们俩的文学友谊启程， 同样是从这样的小站出发
的———

不知毛坝关车站是不是安康最小的火车站 ， 但杜光
辉的小说却把我带到了那个偏远的小站。 对于每天多少
次列车从脚下震颤着隆隆开过他不会留意， 但他却清楚
记得从这里给寄出的每一篇小说 ，每一次修改 ，而且 ，他
细心将经我手刊出的小说，列成了目录，如数家珍般发给
了我。 前后十多年间，他在《鸭绿江》刊登十多篇小说，其
中最突出的是中篇小说《车帮》。 我们刊发后，被《新华文
摘》1990 年第 6 期转载。这是杜光辉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
块里程碑。

从我刊发他的第一篇小说 《流星 》之后 ，他便成了文
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几十年过去，他笔耕不辍，新作
迭涌，不断刊出长中短篇小说，持续地经由各种选刊与选
本绽放光彩。 令我感动的是，我在 2003 年春天，由主编的
岗位转身为驻会专业作家后， 不再能亲手为杜光辉签发
稿签了 ，而杜光辉也由安康南下 ，漂泊到了遥远的海南 。
但是，我们仍然保持着友谊。 最令我感动的是，杜光辉在
风雨飘摇的泥泞路上，扔掉了许多生活用品，却将我当年
写给他的信件，完好保存了下来。 当我日后看到这些经风
沐雨的信件，在他抖动的指间徐徐展开时，我如同被大巴
山毛坝关小站那轰鸣的列车震撼着在字里行间穿过 ，强
烈摇晃着我那尘封已久的当编辑的神经。 即便是杜光辉
当了《新世纪》杂志主编，当上了大学教授，但他那种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顽强意志， 那种持之以恒对待读书写作所
养成的文品，那种真情中透出的厚道人品丝毫未变，这便
是我对安康人的最初认知。 即便杜光辉走到天涯海角，我
也把他视作安康作家。 毕竟他是从这座城市昂然前行在
中国的文坛，迎风沐雨长成了一棵常青树。 我依然会从他
的举止言谈中，认识着安康这座城市的点滴文脉与肌理。
人与城市的关系，是有血脉维系的。 这个也是我感同身受
的。 你从哪里来，就一定带着那里的气息，哪怕是丝缕纤
尘。 某次我从深圳回到北京，刚打上的士，北京司机便问
我是否从广东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我穿的
衣服闻出来的。 于是，我在北京的出租车里隐隐嗅出了一
股岭南回南天所带来的那种潮湿味儿。

毕竟，我们都是年至古稀的人。 我们都是从故乡出发，
走南闯北。 当他闯荡海南时，我也来到了岭南，先是客居东
莞，而后移居深圳。 一晃二十年，如风似烟。 缕缕往事，几多
值得回忆？

安康我从未去过， 但是安康总会适时在我的生活中活
现开来。 如果说我把杜光辉在文学之路上的艰辛跋涉，与安

康的大山风骨进行一种映衬比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我要
说到另一位朋友，他与安康的关系，便如同汉江之水。 他所
具有的性情，他的歌唱才华，皆因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汉
江边上度过的原因。 他的歌声如今已经飞越千山万水，但是
那种厚实凝重的男中音，那种拙朴的磁质，令我联想到那条
大江的幽深沉缓的浩阔水面。 水的滋养， 融入一个人的性
情，这便是得天独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传说老子的老师常枞要过世的时候，唤老子至近身说：
“在这世界上，柔软是最有力量的。 我死之后，你要以水为
师，水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东西，但是天下最刚强的东西也不
能抵挡水。 ” 我们可以说老子的哲学，是水的哲学，也是守
柔的哲学。

如果要说清楚一个人与一条大江的关系，未免愚蠢。 我
想说的仅仅是一个在汉江边上走过了少年、青年的人，随着
岁月的流逝，他愈来愈突显出音乐的才华，即便他漂泊安居
在东江之畔的东莞，但是，那一定是与伴着他成长的汉江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的叙述还是要从东莞开始。
东莞是个拥有很多新建筑的城市， 新建筑的空间涌动

的人群，多为来自天南地北的新面孔。 这里的摩托车一度像
蝗虫一样交错窜动，某一天，这个城市突然开始禁摩，大街
小巷变得安静祥和。

在高树安静夹持的街上， 我每天中午穿过东城文化中
心的广场，去文化中心那里用餐。 我与东莞的缘分，始于中
国作家在东莞东城挂牌的创作基地， 那是 2003 年冬天，著
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率领我们一行十位散
文作家奔赴东莞挂牌创作基地。 我算是首位驻基地作家了。
有《客居东莞》一书为证。 那时，除了读书写作之余，我最喜
欢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打乒乓球，二是听音乐。 当时东莞的
球馆有很多人打乒乓，好多高手让我无法战胜。 后来我听信
了高洪波的话，改打长胶。 他说打长胶可以不吃发球。 如此
一来，我似乎拥有了克敌法宝，然而，一些不适应打长胶的
年轻人，却开始躲着我了，一时间我有些落寞感。

庸常的日子，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安康的壮硕汉子，他叫
康健。 他那时刚从一所中学调到了文化中心。 聊天中，得知
他的父亲是水利工作者， 他的童年便是随着父亲的江河而
漂泊。 他出生于黄河畔，成长于汉江边，高中毕业他考取了
西安音乐学院，算是告别安康，然而，他毕业后又分回安康。
他与这座城市缘分不浅，在这里找到爱人，那是一位志同道
合的漂亮女子———安康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我曾多次在东
城新世界花园墙外边那条通往旗峰山的路旁人行道上，看
到这位身段婀娜多姿的年轻女子， 带着一个小女孩从梛子
树下悠然走过，走出了一道优雅风景。 小女孩便是康健的女
儿，一晃就长成了美女妈妈的身姿，大学毕业，亭亭玉立在
东莞的舞台上。

在我来东莞不久，这个城市建起了一座大剧院：玉兰大
剧院。不时会有外来的名人名团演出。我在这里听过刘诗昆
的音乐会，也听过傅聪的独奏音乐会。 傅聪先生是 2007 年
光临东莞的，他的经纪人给我提供了两张票，我遂邀请了一
位青年作家一同前往。 音乐会后我们还在一起用餐，我还记
得这位年轻作家带了一本《傅雷家书》想让傅聪签字，不知
为何他在跟傅聪见面后却没能把书拿出来。 那一次，傅聪的
演奏， 让演出大厅内那股木质装饰的油漆味道很浓的大剧
院，在一片宁静中格外沉寂。 傅聪先生远离台边，钢琴和琴
凳都深深靠到了最里边的幕墙处。他极怕打扰。他弹的是舒
伯特钢琴奏鸣曲 D960。

那是一首很长的曲子， 如果不熟悉这首作品是很容易
被弹沉睡的。 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用餐，傅爷叼着壮硕的
大头烟袋锅，品尝佳肴般深吸着，缓缓吐出烟缕，慢悠悠盘
旋，有着余意未尽之感。 他夸奖东莞的听众素质好，全场没
有一丝嘈杂。 我心想，并非是观众沉浸在他的音乐中，而是
没人听得懂，便憋着大气不敢出。 这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陈
姓音乐老师当场说的。 而他的旁边，坐着另一位音乐人，他
是东莞东城文化中心的康健。

康健担任东莞音乐家协会主席，这是后来的事情。 当时
我在东莞东城的创作基地时， 康健刚刚从教师岗位上调过
来。 他是受到了改革开放南下广东的时代风潮影响，只身闯
荡岭南，他先到深圳，后去东莞。 在一所真诚需要他的中学
担任音乐教师。 或许是东城文化中心需要懂音乐艺术的人

才，便将他调到了东城的文化服务中心。 而正是在这里，我
们有了更多的交往。 我们经常去饮食一条街吃饭，我们风趣
地给这道菜取名“大师鹅”。

清楚地记得，我们几个酒足饭饱后，来到陕西人老徐的
豪宅中，即兴演唱。 老徐的太太是位善良的广东人，我们这
些外来人中间曾流传着一种不成文的说法： 找对象要找广
东女人。 其理由是，广东女人做老婆非常能干，也非常持家。
她们当地风俗，女人就是以男人为主为尊的，苦活累活都由
她们去干， 男人在外面混得有头有脸就好， 即便没怎么混
好，也在家享有地位。 到了周末周日时，携带上父母老人，一
大家子几辈人轰轰烈烈地进到了饭店享受早茶。 那是华夏
传统儒家文化在广东的最佳体现， 在老人孩子如鸟歌唱般
聊天时，我只能感觉到是群鸟在鸣叫，喜庆万分。

老徐就是找到了一位贤良太太。 老徐满面幸福地端坐
在大厅中间的那架三角白色钢琴前，弹了首中国曲子暖场。
随后，就有人放歌起来。 记得王军先唱了一首，他是陕西人，
却没唱陕北民歌，接下来，我们纷纷献艺。 我也吼了一嗓子，
以一块烂砖抛出，终于引来了玉。 康健亮开了嗓子。 他演唱
时，讲究范儿，微微颔首，并伴有手势。 声音先低后高，先抑
后扬。 他浑厚的男中音一出，如同接通了一个立体音箱，让
我侧目。 接下来，他以职业音乐人的端庄与沉稳，坐在白色
钢琴前，沉吟片刻，双手抚琴，一串清亮的小溪从他的指尖
款款流出。 他为自己伴奏，那是我到东莞后听到的最动听的
歌唱。 那晚，等于他接管了“音乐会”。

具有专业演唱水平的康健， 却在这个文化中心甘居做
些服务性质的工作， 他乐此不疲地为东城区经常搞的群众
性娱乐活动，忙前忙后。 东城文化广场上，经常会搭起舞台，
临时性的彩色塑料凳摆满空间，各种灯饰五光十色，节日般
盛装，一片欢乐的海洋。 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没有康健的身
影，他屈居一隅，随时解决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杂乱与烦
琐，考验着他的耐性，他甘之如饴。 他像水一样温柔安然，顺
其自然而不争。 在我看来，他具有水的特质。 他在完成繁忙
的工作之余，每天会练嗓子的。 他从未停止过歌唱，直到他
当上了文化服务中心主任，我离开了东莞。

我在深圳交响乐团被聘为驻团艺术家时， 一次居然在
排练厅见到了康健，他那天随丁毅一起前来的，他是为丁毅
先生站台。多年不见，分外亲切。那时，我已欣闻康健以他的
持之以恒的热爱与意志力，感动了大江南北。 他成了东莞音
乐界的一面闪亮的旗帜，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被推举为东
莞市音协主席。 即便在他退休之后，他的演出越来越多，歌
唱水平越来越高。 虽然彼此多年不曾见面，却从未中断过联
系。 他的工作室，他建的微信群居然拥有 500 多人。 这么多
人如果坐到东城文化中心的那个广场上， 将是多么大的一
片彩色方阵呵。

在这个微信大家庭中， 我时常会看到他和他的学生的
音乐会。 去年，他以《我爱这土地》主题独唱音乐会，在故乡
安康举办，影响巨大，我为没能前往而遗憾。

今年的 10 月 11 日，正逢重阳节之日，康健将再度踏上
故乡的土地，在安康汉江大剧院第二次举办独唱音乐会。

安康汉江大剧院我没有去过， 但我对这个大剧院并不
陌生。因为这个作品出自张锦秋先生之手。她是清华大学的
娇子，是梁思成和莫宗江的弟子，她是著名的建筑大师和院
士。

往事如烟，歌声如潮。 张锦秋设计的安康汉江大剧院设
计主题为“汉水舞韵”，体现安康汉水文化的灵秀飘逸。 那种
白色的长长的屋顶被形容为舞动的白色飘带。 然而，在我看
来，那不是一条飘带，而是一艘白色的方舟，无论严寒酷暑，
圣洁地守候在这里，只待不远处的汉江的一声召唤。 这通体
洁白的建筑，不仅让我联想到约书亚·迈耶的白色派曾对中
国建筑师的深度影响。

期待着金秋十月的重阳节， 期待着康健率领他的弟子
们的音乐会———“谁不说俺家乡好———重阳汇安康”。 相信
他再度登上安康汉江大剧院舞台时， 胸中必将涌起浩荡情
怀，其丰富饱满的情思，一定会再度感动家乡父老，感动哺
育他成长的悠悠汉江水的。 只可惜到了那个时候，我将再度
踏上我的故乡，我要回到那个文学起始的小站：普兰店。 走
南闯北的我，也将在辽南那个金秋艳阳下，感受故乡的情思
和无法释怀的乡愁。

（作者系著名作家、辽宁省作协原副主席）

从暮春到初秋， 寻不得片刻闲情
逸致，时光总是匆匆，脚步总是匆匆。

周末清晨，好友执意留下我们，一
起去楼顶品茶， 好久没有这样轻松惬
意的时光，甚是欢喜。

走上屋顶，推门而入，我被眼前的
花草、山水盆景、复古栅栏深深吸引。
茉莉花，喇叭花，绣球花，月季花，格桑
花，雏菊，天竺葵，一簇簇，一藤藤，一
束束争奇斗艳，芳香满园。 各种各样的
多肉植物，镶嵌在造型不同的花盆中，
千姿百态，憨态可掬。 翠绿的水葫芦漂
浮在水缸里，宛若一叶叶轻舟，令人浮
想联翩。 错落有致的山石上蔓延着不
知名的绿植，蜿蜒伸展，蓬勃向上。 最
夺人眼目的一盆天竺葵，色彩惊艳，花
香沁人。 好友说她以前并不喜欢这种
花，现在特喜欢，因为花瓣可以用来做
精油。 低头嗅起，果然不凡，清香四溢。

这样的屋顶谁不喜欢呢？ 绝好的
一方世外桃源啊！ 这是多么有情怀，多
么勤劳的她才能打造这样一个诗意的
田园和远方。 这种生活，不也是我们所
心向往之的吗？ 随口道来：好想和你在
一起生活啊！ 好友回复：不如你来养我
吧！ 我们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最美的花往往和最美的人一样 ，
让人欢喜，令人欣赏。

之前， 一直在朋友圈领略过她屋
顶上的各种美好，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好好欣赏一番。 好友乐
观风趣，勤劳善良。 喜爱插花，喜欢种植，擅长乐器，精于手工，
各种爱好和特长集于一身。 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温馨整洁的
环境，昨天提前把屋顶打扫了一番，特意准备了茶点和水果，
恭候我们。

屋顶上就地取材，一辆小推车用来布置茶席，一块扎染的
蓝色印花布平铺就绪，好友拿出一个古香古色的小花瓶，装上
自来水，从花园里剪了一支白色蕾丝花插在瓶里，摆放在茶席
左上角，古香古色的蓝牙音箱，与原木色的茶具相得益彰，古
朴典雅，未闻茶香，已然陶醉。

身着一袭粉色茶服的茶艺师，早已做好准备，端庄雅静，
坐在茶席前，开始茶艺表演。 学习茶艺一年来，她的收获不少，
在她的熏陶下，我也记住了不少茶的品种和名字。 聆听她专业
的讲解，如品佳茗，上了一堂茶艺课程。 开水的温度、水质、冲
泡时间都有所讲究，这样泡出来的茶汤才更香浓，口感更佳。
滚烫的开水倒入盛好茶叶的白色瓷杯里， 十秒钟后， 打开盖
子，一股浓浓的蚕豆香味儿扑鼻而来，水是沸的，心是静的，看
着龙井蜷缩的叶子在沸水的浸泡下缓缓地舒展，茶汤淡绿，轻
轻嘬一小口，一丝淡淡的清香沁入心底，香味恰好，余味无穷，
所有的恰好，都是为了这一刻的来临。

品完绿茶，换上红茶———醉群芳，汤的色泽红润，有种淡
淡的咖啡味。 待温度适宜，茶艺师示意我们举杯，双手捧杯，端
坐庄严，心情放松，享受茶香带来的愉悦。 只顾着品茶闻香，忘
了对茶艺师道声赞美和感谢。 沉浸在她泡茶的过程是种享受。
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娴熟的技艺中，安放着一颗安静的心灵，
那一刻，我读懂了她为何如此酷爱茶叶。 泡茶时的专注，思想
是清空的，轻松的，全神贯注的，静静滋养着平和的心境，培植
宽容的心胸。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种坦然和豁达，应是禅茶
的人生态度和境界吧。 有茶相伴，便是好光阴，茶香尽染菩提
之味，与茶静坐，对饮悠然，人生便在其中……不懂茶道，偶尔
喝茶，喜欢铁观音的醇厚内敛，喜欢普洱的温和稳健，喜欢茉
莉茶的香郁清爽。 或甘或苦，或香或涩，品茶的过程是一个感
悟的过程，悟透了，理解了，豁达了。 茶心静人心，多少人生玄
妙与禅机，都蕴含在一个茶字中。

空闲时，好友相聚，无需寒暄，一席茶事，一段时光，足矣
温情。 品茶，恰好可以让人有一颗从容的心去面对忙碌的工作
和生活，一边喝茶，一边奋斗，快哉，乐哉。

作家林清玄说：“浪费时间慢慢喝茶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
事”。 忙碌的生活与工作，让我们无暇顾及那颗浪漫的心灵，总
觉得奢侈。 在他看来，浪漫其实很简单，就是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吃，浪费时间慢慢喝茶。

慢慢静品，让我们把心变成一壶茶，包容百味，吐故纳新。
清风徐来，音乐流淌，茶香正酣，花香氤氲，与三两好友一

起品茶，不怀抱昨日之忧，也不期待明日之郁，此刻正是最好
的时光。

最
好
时
光
是
品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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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源自中华文
明的始端。自神农尝百草，黄帝与岐伯谈医问药、
探讨生命奥秘的远古时光起，中医便在华夏大地
蔚然兴起，如国风吹拂人间，像阳光雨露滋润大
地，护佑着炎黄子孙的生命与健康。几千年来，我
们的祖先不懈探索，代代相传，融入了传统文化
的精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经岁月的磨砺，
沧桑的浸润，愈加完美。 今天，人们称其为“大美
中医”，可谓实至名归。

悬壶之美：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望闻问切，
妙手仁心暖人心，春风化雨除病症；

辩证之美：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八纲辨证道
尽辩证之奥秘，博大精深，蔚为壮观；

方剂之美：巧用本草之四气五味，君巨佐使，
配伍组合，化平凡为神奇，使山间百草成为济世
良药；

传承之美：一代代中医人默默耕耘于岐黄厚
土，不断探索弘扬光大，代代相传，几千年岐黄薪
火不灭；

医德情操之美：精医重道，仁心济世，孙思邈
大医精诚的呼唤如黄钟大吕回响不绝， 今天，中
医学子入职宣誓仍然以《大医精诚》为誓词……

中医里的文学艺术更是为中医增添了一种
翰墨之美和诗性之美， 可以说是中医的活水之
源，使中医深深地扎根于国人的心田。

我在读《黄帝内经》时，常常被文字间弥漫的
诗性美吸引，不由抚卷而叹：先祖的文字为什么
这么优美？这分明是一部讲医理药理讲生理健康
的医学论著，文字却像诗像词又像赋，像优美的
抒情华章，言约义丰字字珠玑，美不胜收。

随着读中医经典渐渐深入，我认识到：中医
的文学术是中医深入人心传承千年的重要原因。

读《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时，常常被中草药

的名字陶醉而遐想连绵， 看到 “徐长卿”“龙葵”
“重楼”“杜若”“景天”“紫苑”这些本草名时，如同
遇见温文儒雅的君子， 想与他们一同去往远方；
念诵“国老”“厚朴”“虎杖”“杜仲”“使君子”这些
草药名时，不由想起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和学养深
厚的师长；“苏叶”“佩兰”“半夏”“泽兰”“青黛”，
每当看到这些优美的草药名时，令人想起那些曾
经相遇的温婉贤淑的女性，难以忘却的倩影和嫣
然一笑如在眼前 ； “冬葵 ” “连翘 ” “蔓菁 ” “芍
药 ” “茯苓 ”，这些名字分明是自家兄弟姐妹 ，
亲切而熟稔 ；而 “冬青 ”、 “芫华 ”、“南星”、“远
志”、“素问”， 像是记忆中的同桌和上下铺的兄
弟， 还有 “槐米”、“凌泉”、“当归”、“麦冬”、“细
辛”，念叨这些唯美而隽永的名字，又怎能不思念
远方的挚友……

中医正是因其浓厚的文学艺术而流传千年，
而深入人心，每一个药材的名字，每一个经方的
由来，每一个古老的医话，都蕴含着旷古流传的
唯美故事。 我在阅读中医典籍时，常常会循着文
章指引的方向走进又一番新天地，顿感“既见君
子，云胡不喜！ ”此时，古奥的经文不再枯燥，晦涩
的医理不再难懂，若有名师指点，有方友相伴，兴
致勃勃不忍释卷。

读《千金方》，我在一个个药方里寻找孙思邈
行医远方的足迹，读到卢照邻《病梨树赋》一文，
那个松形鹤骨健朗博学笑意盈盈的苍生大医霍
然来到眼前，卢照邻以诗人的笔墨记录了孙思邈
92 岁时的风采，记录了自己对大医的敬仰，为今
天研究考证孙思邈生平留下了重要史证。

读李东垣 《脾胃论》， 开卷先读元好问写的
序，对，就是那个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就是那个写
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的元好
问，这位文学大家与李医生竟然是多年的生死之
交。 元好问早年染伤寒甚重，“伤冷太过，气绝欲
死”，李东垣精心为其治疗，亲自煎药直到痊愈。
后来二人又一同避战乱在外流浪生死与共达六
年之久。元好问不仅诗文出众，还酷爱中医，为李
东垣医著写序，还撰写了医著《元氏集验方》，二

人可谓志趣相投肝胆相照也！
清代名医徐灵胎与大才子袁枚的生死之交

也十分令人追慕。 徐灵胎一向孤傲，很多求医的
达官贵人被拒之门外，听说诗人袁枚前来求医却
急忙出府迎接，每天好酒好菜款待，精心为其治
疗，二人谈文论医直呼快哉！ 徐灵胎七十九岁这
年写下墓志铭“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
坟”后仙逝。 袁枚千里奔来读几遍墓志铭含泪叫
好，住在徐府写下《徐灵胎先生传》，让我们今天
可一睹君子高风。

傅青主与顾炎武也是志趣相投，顾炎武是名
闻华夏的思想家、大学者，傅青主是名医、画家、
诗人，二人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山西，常常以书信
诗词唱和，切磋学问，顾炎武三次跋涉千里访傅，
一见如故，心心相印。 顾炎武多次谈到对傅青主
人品学问的钦佩，曾说：“萧然物外，自处天机，吾
不如傅青主”。

读王勃为《难经》写的序时，这种感觉更为强
烈：“噫，苍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 ”中医四
大经典之一《难经》之序竟然是王勃所写！ 这个写
下千年第一赋《滕王阁序》的天才诗人 27 岁英年
早逝，像一颗匆匆划过大唐天际的流星，照亮了
大唐的天空， 我就是循着这条光带一路追来，相
逢孙思邈相逢许多大医先哲。

很多 ，文学与中医最易同频共振 ，医者与
文人心心相印 ，因而留下许多千古佳话 。 古代
很多文人深谙医理 ，很多大医文采斐然 ，司马
文章，李杜诗风，苏辛辞赋 ，无不散发着幽幽药
香。 杜甫曾以数年之工种植中草药 ，行吟途中
常为百姓治病；陆游亦曾采药制药 ，悬壶行医 ；
苏东坡对医理药理浸染颇深 ， 著述涉医甚多 ；
王安石、曾公亮、白居易 、刘禹锡等文人都通医
道，范仲淹更是留下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的千
古名言。

志士常医国，良医亦念民。 中医药香与翰墨
书香相济相融，中医的文学艺术为中医注入了强
大的生命力，深深烙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和
文化符号，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

葫芦藏宝（中国画） 赵心琴 作


